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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的智慧
——记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悟道教育”
本刊记者刘群
 
    2002年7月，俞万祥来到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担任校长，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了12年。在这12年中间，俞万祥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能为学校的发展做些什么？”
“学校盖楼、扩建是政府的责任，校长的责任是带好一支教师队伍，让课堂发生真正的变化——学生自主、活泼地学，老师做一个快乐的引路人。”
12年来，他和老师们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同许多学校一样，他们也曾在花样翻新的各种教学流派、模式中迷失方向，但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他们发现：唯有依靠学生、引导学生自己探究的“学”，才是最有智慧的学法；唯有生长于课堂、源于教师真实感悟的“教”，才是最有智慧的教法。
他们把这种体现学与教的草根智慧的方法，叫做“悟道教育”。
 
“导学纲要”本质上是一条线索
 
说起“悟道教育”，就不能不说到“导学纲要”。导学纲要到底是什么？这还要从头说起。
2007年3月，地理教师薛文霞上了一节研讨课，讲的是《人口的迁移》。薛文霞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她用电视剧《闯关东》的视频导入，解释人口迁移现象，然后由国内延伸到世界，洋洋洒洒，十分翔实周密。
课讲完了，薛文霞自己挺满意的。可是俞万祥对她说：“你能不能换一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多讲些，你少讲些？”这让薛文霞觉得很为难，她想：“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讲的，这节课又用了视频，又让学生回答了不少问题，这还能怎么换呢？”
思来想去，薛文霞也理不出头绪，她甚至去教导处哭了一场……一个星期过去，薛文霞硬着头皮走上讲台。这一次，她设计了两个图，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世界的，上课时发给学生，让他们自己画出不同时期中国和世界人口的迁移方向。
“我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学生事先没有看书，他们完全靠自己以前的知识储备，我想，学生肯定会画得乱七八糟，那可怎么收场呢？”但学生画完后比对课本，竟然大致都是对的，只有少数错误，分析原因也头头是道，这让她感到意外。
更意外的是，学生当场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埃及有一个西奈半岛，那个地方的人口都是往外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她以前没太注意的问题，可是学生看得那么仔细，把她给问住了。如果是以前，她讲学生听的时候，谁又会在意那么细节性的问题呢？
“学生不仅自己梳理了整体框架，而且注意了每一个细节，比我亲自讲效果还要好。我从那时开始相信学生，在以后的教学中尝试把课堂还给学生。”
薛文霞所用的两张图，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思考，引导他们自己探究，被命名为“导学纲要”。这是沈阳二十中的第一份导学纲要。
导学纲要究竟是什么呢？在各个学科、各个老师那里，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那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根据各学科知识发生发展的规律、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千变万化，绝不雷同，有时是一个问题，有时是一张图表，有时是一段材料……但是，它总能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他们走向未知的世界。
比如，数学教师刘华颖在教“分段函数”时，这样设计她的导学纲要：她给出一段材料，在某地投寄外埠平信,(重量大于0g且不超过100g),每封信不超过20g付邮资80分,超过20g不超过40g付邮资160分,超过40g不超过60g付邮资240分,依此类推……然后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根据这段材料，学生提出了问题：“邮件重35g时，邮资多少？”“邮资320分时，邮件多重？”“邮资与邮件重量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前两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成为本课的焦点。
刘华颖问：“这两个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学生指出，它们是函数关系，因为“邮件重量构成一个非空数集，而且每个重量，在规定下都对应一个邮资，因此满足函数的定义。”
刘华颖接着发问：“既然重量和邮资之间是函数关系，那么如何表示这个函数呢？”她让各小组展开讨论，给出他们的想法。
讨论结束后，几组同学上讲台展示他们的讨论结果。
答案一：
	重量（g）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邮资（分）
	80
	160
	240
	320
	400


这是函数的一种表示方法——列表法，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正确。这时有一个同学提出：“20g的时候邮资到底应该对应多少呢？”这的确是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因为20～40这类表示方法，在严谨的数学中是不正确的。师生共同修改，写出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
	重量（g）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邮资（分）
	80
	160
	240
	320
	400


答案二： 
	0


	20


	40


	60


	80


	100


	80


	160


	2400


	3200


	4000


	重量/克


	邮资/分


   这是函数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图像法，对这个答案大家一致认可。
答案三：
①  y1=80   x∈（0,20] 
y2=160  x∈（20,40]
y3=240  x∈（40,60]
y4=320  x∈（60,80]
y5=400  x∈（80,100]
②y1=80   0＜x≤20
y2=160  20＜x≤40
y3=240  40＜x≤60
y4=320  60＜x≤80
y5=400  80＜x≤100
③设邮资为y分，重量为xg
y   =80  ,0＜x≤20
    =160 ,20＜x≤40
=240 ,40＜x≤60
    =320 ,60＜x≤80
    =400 ,80＜x≤100
这三种表示方法基本思路相同，哪个正确呢？学生各抒己见。其实，这已经非常接近标准答案了，可贵的是它是学生自己探究的结果。
书上的答案
y=   80  ,0＜x≤20
     160 ,20＜x≤40
240 ,40＜x≤60
     320 ,60＜x≤80
     400 ,80＜x≤100
或
y=   80  , x∈（0,20]
     160 , x∈（20,40]
240 , x∈（40,60]
     320 , x∈（60,80]
     400 , x∈（80,100]
随后，师生们对这个函数的特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与以往研究的函数有所不同，他们试着给它起名字，下定义，分析它的内涵和外延。最后，学生们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尝试着给出了一些生活中分段函数的例子。
这堂课，学生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月之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随堂测试，全班45名同学仅有1名同学答错。而采用传统授课方式讲解的平行班级，测试中答对的还不及一半。
再比如，化学教师包广军在上“摩尔”一课时，他的导学纲要只有一个问题：“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它有多少个水分子呢？”
这个问题引发了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经过热烈讨论，觉得问题就卡在微观的颗粒和宏观的质量之间缺乏一个“中介”，如果能知道“一堆水分子”的质量就好了。包广军及时肯定了学生的想法，告诉他们这也是当年科学家的困惑。此时，沿着这个思路，“摩尔”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一节课下来，学生没有感觉“摩尔”有多难，几乎所有学生都能熟练掌握，这个老“难点”被不知不觉地突破了。
初看这些导学纲要，异彩纷呈、极具个性色彩，然而仔细观察之后，会发现其实它们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从学生的感性经验出发，以问题为先导，引导学生从直观感受走向理性分析。
导学纲要是沈阳二十中课堂变革的利器，也构成了“悟道教育”的核心。“导学纲要本质上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线索，让学生围绕这个线索展开高质量的思维活动，从被动的‘被灌输’转变为主动的‘自己悟’。”俞万祥说，“正是这种自主参与、自由思考让学生的潜能得到极大释放。”
为每堂课都拿出一份精彩的导学纲要，是俞万祥对老师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突破口，由此可以让学生多讨论、多探究、加强自主学习，而老师则要少讲，让课堂的重心真正转移到学生身上。”
 
丢掉拐棍的学生跑得更快
 
显然，导学纲要在数理化等理科学科中，更容易取得突破，以问题为先导的思维方式更符合这些学科的特点。那么，语文、历史等注重积累、注重感性鉴赏或个性化分析的学科，该如何去操作呢？
语文教师霍建华提出了他的思路：“我们的语文教学，从小学到高中，模式都差不多。特别是文言文，老师逐字讲解、逐句翻译，学生厌烦，学习效率低下。”
“我想采取一种递进式的教学方法，拿掉学生的拐棍，让他们自己跑起来。”
他率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始实验。在高一，他把教材上的文言文去掉注释发给学生，作为导学纲要。然后，他按照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流程和方法，对文章进行详细解释和分析。一开始，学生很不适应，刚讲完的字词又忘了，只好查字典，或者问同学、问老师。
“所以，在高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进度非常慢。一篇规定课时为3、4节的课文，我们经常要用7到8课时，有的课文竟然用了10课时。学生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讨论、查询。”
这是最艰难的阶段。学生被拿掉了“注释”这个拐棍，学习自己走路，他们就像步履蹒跚的孩子，行动迟缓，让人着急。霍建华心里压力很大，但他一直坚持着。
“俞校长很支持我，他给我们教师很大的自主权。他一直主张教的进度要服从学的进度，所以，当我完不成教学进度时，他不仅没有反对，还经常鼓励我。”
到了高一下学期，学生终于过了“字词关”。他们对文言的基本用法已经相当熟悉，一般的文言文再也难不倒他们，没有注释的文章也能驾轻就熟了。
这时，霍建华又拿掉了学生的另一根拐棍——标点。“我们的古文都是没有标点的，断句是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能力，我要让学生学会。”此后的导学纲要，就成了一篇篇既没有注释、又没有标点的“裸文”。
这又经历一段难熬的适应期。由于对文义理解不同，学生经常为何处断句产生分歧，在各抒己见的争论过程中，他们的语感和对文章的理解力也慢慢建立起来。
过了这一关，学生对于阅读文言文几乎不再有障碍。每拿到一篇文章，学生都能按学习流程自主完成，有问题通过讨论也基本能够解决，霍建华只是偶尔点拨而已。
至此，学生们终于彻底扔掉了拐棍，他们行走自如，乃至奔跑如风。
“到高二以后，我们的文言文教学速度明显加快。由于学生的基本能力和语感提高了，我们省去了解释翻译字词的时间，把学习重点转移到体会、鉴赏、感悟上来。一节课，我们甚至能欣赏十几首诗词，真正实现了大容量、跨进度。”
教材上的那寥寥几篇文章，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霍建华把大量优秀典籍引入课堂。课本上《论语》只有几章，但他的学生自学了整个《论语》20章；学过了老子的文章，学生就自发寻找老子的著作来看，有的甚至熟练背诵；学了《卫风·氓》，他就把从《诗经》到清代有代表性的弃妇诗都整理出来，让学生感受随着时代变化，男女之间情感有着怎样微妙的变化……
看着学生从艰难起步到健步如飞，霍建华感到非常自豪。如今他从高一到高三已经带了几轮，学生的语文能力、高考成绩都十分优秀，这让他对自己的方法增添了自信。
这种“渐进式教学”，也同样在历史学科得到应用。
在历史教师张卫东的课堂上，高一时主要是通过导学，让学生自己对基本史实进行分块整理，他的讲授每堂课不超过15分钟；高二、高三则增加跨度和难度，让学生深入思考解决问题。
比如，在高一时，学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产生、发展、黄金时期、面临绝境等六个阶段，张卫东只是讲解其中的一个阶段，结合时代特点分析其表现、特征及原因等，余下的部分则由学生自己完成。
到了高二，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相关历史知识，他就开始提出一些纵向、横向跨度都比较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同样是学习经济方面内容，他会把小农经济、外国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等各种经济形态列在一张表上，要学生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
在他看来，教给学生如何分析历史现象，比让他们死记硬背课本要重要得多。当学生学会分析问题，他们自然要列举相关史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促使他记住更多、思考更多。
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沈阳二十中的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上，展示出灵活解决问题的“草根智慧”，探索着自己的“草根道路”。
 
“讲神”的转变
 
从传统的“满堂灌”到如今的以导学、讨论为特点的“感悟教育”，沈阳二十中经历了12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中间也经历了反复，因为教师观念的转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俞万祥说：“我们鼓励先行探索的人，我们也宽容落在后面的人。教师只有发自内心地要求改变，他才能真正改变。”
在沈阳二十中，致力于45分钟滔滔不绝讲课的老师，被大家戏称为“讲神”。数学教师李大为，在4年前就是这么一位“讲神”。
那时候他已经有10年的教龄，“讲”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一直相信，教师把教材讲得越明白易懂，学生的疑问就会越少；教师讲得越多，学生收获得就越多。因此，他在课堂上“从来不浪费时间”，从头讲到尾。
2009年的一天，俞万祥带着一队老师来听课。那节课李大为讲的是《不等式的性质》，他把自己多年的经验都总结出来，包括平时考试、高考已经考到以及可能考到的内容等，从上课铃响一直讲到下课铃响，板书也写了一黑板，直讲得口干舌燥，累得满头大汗。
集体评课时，一位年轻教师说：“讲得挺多，也很全，可是连我都觉得听着有点累。”俞万祥接着说：“连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听着都觉得累，那学生会是什么感觉呢？”
听了大家的“敲打”，李大为觉得有点惭愧。但要说到改变，他还是觉得很难接受：教师在课堂上不讲，那还要教师干什么？给学生讲他们还掌握不好呢，何况不讲呢？他的学生本来在年级里成绩就偏下，再不给讲了，垫底怎么办？
这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事改变了课堂，李大为逐渐成了“少数分子”。因为“讲得又多又带劲”，除了被冠以“讲神”，他还多了一个“大内存”的名头。
“那段时间校长每回见到我都跟我谈话，弄得我见面就躲……可我也不能老躲啊！我想，那就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吧，如果学生不同意改，谁说也没用。”
他回到班里，跟学生说：“今后老师打算不讲了，有问题你们自己分组讨论解决，大家同意吗？”他还特意强调：老师以后可真的不给讲了！
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竟然全票通过，这让他感到有点失落……
改变就这样开始了，李大为逐渐在课堂上放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逐渐激发出来，他们的求知热情让李大为内心震动。“事实上，学习状态的改变使学生学得更透彻，应用更灵活，他们的成绩也一直在稳步提升。”这让他那颗吊着的心慢慢放回原位。
为什么“讲神”不讲了，学生的成绩反而有所提高？数学教师郝舒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是教给学生做菜，炒个木须肉。一种办法是，教师先把各种材料都准备好，一样样告诉学生，这是鸡蛋、肉片、木耳、黄瓜，那是葱、姜、油、盐，它们各有什么特征、作用，然后再教给学生怎么炒，要学生牢记……这个过程相当冗长，炒菜还有什么快乐？”
“另一种办法，就是让学生自己炒个木须肉。学生没炒过，他们通过查询、讨论，发现需要鸡蛋、肉片、木耳，还要油、盐，他们试着自己炒，过程中又发现：还需要黄瓜！还没有葱姜呢！好不容易把材料都备齐了，他们兴奋地告诉老师：我们终于可以炒一个木须肉了……”
后一种方法，也许学生忙乱中出了些差错，也许他们炒得还不是那么好，然而，学生是不是更有兴趣？留下的印象是不是更深刻？是不是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活力？
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悟”到了这一点。
俞万祥说：“每个教师的内心都是追求上进的，都是有极强责任感的。同时，每个人也是不同的。我们用理念影响人，但我们不用制度强迫人。我们期待教师自觉、内生地改变。”
与许多学校“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同，沈阳二十中的改革更像是“小火慢炖”。如今，已经有至少75%的教师走上了改革的道路。
可以说，12年来学校的每一项改革，都有教师勇于先试，也总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强烈的反对声。比如，为方便讨论改变座位排列方式，让学生“团团坐”；再比如，让学生自主命题自己考自己，这些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学校里逐渐推行开来，中间都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到现在，终于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做法。
“做事需要坚持。”俞万祥说：“只要这样做对学生、对教师是有益的，我们都会坚持，我们不放弃。”
 
课堂的改变，让学生从学习方式到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课堂之外的活动和生活中，学校也尽力放手，让学生自我管理、自主成长。近年来，学生高考成绩逐年提高，更可贵的是，他们的成长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学校的运动会，被学生办成了奥运会。每个班级代表一个国家出场，代表中国的班级化妆成唐僧师徒，代表西班牙的跳着斗牛舞，代表叙利亚的穿着军服、开着隆隆作响的“坦克”，满场此起彼伏的笑声、掌声、欢呼声……
为贫困生举行的募捐，被学生办成了义卖会。天下着大雪，可学生们干得热气腾腾：自己做的鸡翅、蛋糕、纸枪，从批发市场买来的文具、书、各类小玩意儿，甚至还有形状特异的松果，都被抢购一空，除去成本共赚得近2000元……
自主成长的学生，千奇百怪的新点子总是层出不穷。
“我们的教师在改变，学生在改变，这个过程艰难又漫长。好在，学生的成长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俞万祥说，“在改革的道路上，速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着正确的方向，一直走。”
（责任编辑梁伟国）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在十余年的课程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两纲一模，两动一主”的研、教、学体系，走出了一条鲜活成功的课改之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省市名列前茅，并被辽宁省教育厅首批授予唯一一所普通高中教学特色实验学校，沈阳市教育局还以沈教发〔2013〕101号文件的形式号召全市各中小学校向二十中本土经验学习。
    近年来，随着二十中学课改工作的深化，《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国家级新闻媒体连续多次对二十中学的课程改革历程进行关注及追踪报道，并介绍了课改已取得的经验及成果。现二十中学的课改经验在省内，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今年《人民教育》4月刊第8期刊发了主题为《学与教的智慧——记辽宁省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悟道教育”》的文章，从“导学纲要”本质上是一条线索、丢掉拐棍的学生跑得更快、“讲神”的转变等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课堂模式改革给二十中学带来的变化。

